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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河河水悠悠，两岸花红柳绿。在这样美
好的季节，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女士回到了老家
肥城。

赵青出生在上海，后赴北京求学工作，回老
家看看的机会不多，算上这回也只有两次。不
过，在赵青的印象中，家乡的味道却十分浓烈，
那是爷爷赵子超一生未改的乡音，是父亲赵丹爱
吃的煎饼卷大葱，还有那让人口水直流的大蜜
桃。长辈们总是说家乡的蜜桃多么香甜可口，可
由于回来的机会少，时机又不对，赵青至今没有
品尝过。

赵青的回乡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给父亲的
塑像献花，将自己的油画处女作《女娲补天》捐
赠给家乡，接受一拨又一拨记者采访……一天下
来，难得片刻休息，可这位78岁的老人总是面带
微笑，娓娓道来，言谈中流露出山东人纯朴、善
良、直率的性格。

通过相片认识父母

小时候，有一个问题总是萦绕在赵青的心
头：“我有爹有妈，可是他们在哪儿？”

想到伤心处，两行热泪扑簌簌流下来，赵青
跑回家，一头扎进外婆的怀里。

外婆知道赵青的心思，把她领进一个挂满各
种剧照的房间，指着墙上的一个相框说：“喏，
这就是你爹。”接着又指着旁边的一个相框说：
“这是你妈。”

就是这样，赵青从相片中认识了父亲赵丹和
母亲叶露茜。

赵青的父亲赵丹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明
星，主演了《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小
玲子》、《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
女》、《到西北去》等影片。叶露茜是上海高级
商业学校的“校花”，业余也爱演戏。两人在排
戏时相识，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赵青曾问过父亲，为何会爱上自己的母亲。赵
丹回答说：“你外公病危需要输血，你妈毫不犹豫地
抽自己的血。这么一位娇小姐竟然如此孝顺、善良、
勇敢，就这一点，我深深爱上了你妈。”

据赵青说，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医疗条件
没有现在发达，抽血非常痛苦，一个女孩子能这
样让赵丹非常感动。

包括赵丹和叶露茜在内的三对新人从上海旅
行至杭州六和塔下结婚，由大律师沈钧儒证婚，
著名导演郑君里任司仪，这就是曾轰动一时的
“六和塔婚礼”。

赵丹和叶露茜的爱情很快开花结果。1936年
11月16日，赵青出生在上海广慈医院。赵家从赵
子超那辈开始就只生男不生女，所以赵青被全家
人当成了宝贝。

“别人家的传统是重男轻女，我们家是重女
轻男。”赵青回忆，有一次，赵丹带着她和弟弟赵矛
去看戏。赵矛问：“爸，你怎么老偏心眼？”赵丹说：
“你摸摸你的心脏在哪边？是左边吗？心脏是偏
的，所以我是偏心眼，偏向你姐。”

为了庆祝赵青满月，赵丹召开了一场“红蛋
派对”，几乎所有上海影剧明星都到场。赵青的
《我和爹爹赵丹》一书记录了赵丹在派对上的答
谢词：

“阿囡 (赵青小名 )，是糊里糊涂地养下来
的。养下来以后，却不容我再糊涂下去。像我这
样的人，做爸爸简直有点不像，但是既然做了，
便免不了要替子女设想一番。”

“我想，做我们下一代的子女，比起我们
来，一定要幸福得多！他们将来长大了，我最好
不要去多管他们。至于希望呢，她的爸爸妈妈既
然是演戏的，我就希望她也能够演戏，并且希望
将来她能够成为我们戏剧联谊社中最努力的一
员，不辜负长辈们今天的庆祝！”

然而，好景不长，战火拆散了这个幸福的三
口之家。抗战爆发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
海影剧界救亡演剧三队”，赴大后方宣传抗日救
亡，将当时只有11个月大的赵青托付给了外婆。

“知道我有爹有妈，只是他们和天上的星星
一样看得见够不着，远远地挂在了天边。”赵青
写道。

挣钱养家的小童星

赵丹希望女儿能够演戏的愿望很快就实现
了。

赵青的外公早逝，外婆靠当“二房东”出租
房屋为生。当时，赵青的二舅、三舅和小姨还年
幼，又都要上学，外婆的租房收入根本养不活四
个孩子。赵青从四岁开始和两个舅舅就利用业余
时间拍电影，挣片酬养家。

因为赵丹和叶露茜的名气和影响，电影圈对
赵青非常照顾，让她演的角色不是女主角的幼
年，就是女主角的女儿。赵青的第一部电影是扮

演影星王丹凤的幼年，“王丹凤给我起了‘赵露
丹’的艺名，取我爸赵丹的‘丹’字和我妈叶露
茜的‘露’字。”

赵青用赵露丹的艺名出演了《芳草天涯》、
《现代夫妻》、《良宵花弄月》、《梅娘曲》等
影片，成为电影圈里的小童星。

现在，赵青仍然对《梅娘曲》中的一场哭戏
印象深刻。“我在影片中演一个有钱人家的女
儿，父亲抛弃了母亲，娶了一个后妈。后妈对我
特别不好，经常打骂虐待。有一个镜头要我哭着
说要妈妈，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导演屠光启就
启发我：‘你从小爸妈就离开你，到大后方宣传
抗日，你和外婆一起生活，难道不想他们吗？’
我一听，‘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喊着‘我要妈
妈’。导演立刻让开机，把这真实的大特写拍了
下来。”

抗战胜利时，赵青已经九岁。有一天，她正
在外婆的陪伴下做功课，突然听到有人在楼下
喊：“阿囡！阿囡！”

“外婆说你爸回来了，快下去。我心想我哪
有爸爸啊？我爸爸不是早死了吗？”赵青一步步
走出门外，看见一个头戴大宽礼帽身穿风衣的
人。这个人大步迎上来，将赵青抱在怀里就亲，
“胡茬子扎得我脸疼。”

赵青觉得眼前这个人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
因为传言赵丹已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抗战期
间，赵丹等人想要途经新疆去苏联学习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却被盛世才投入监狱，关
押了五年。外界误传他被杀害，重庆为此还召开
了追悼会，赵青的爷爷、奶奶和外婆曾大哭过一
场。熟悉是因为他和照片上的父亲很像。迟疑一
番后，赵青终于认出了父亲。

“我马上就问我妈妈呢？他说妈妈以为他死
了，改嫁了。我就哭了，感觉真是一场戏。”从此，赵
青跟着赵丹一起生活。赵丹拍戏收入很高，赵青不
用再拍电影补贴家用，开始专心读书。

弃音乐学舞蹈

赵丹的归来让赵青重新获得了父爱，也改变
了她的人生轨迹。

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自己四岁就开
始演电影，在“长大了做什么”这一问题上赵青
有清晰的答案，那就是像父亲一样演电影。

可赵丹却不同意女儿演电影，“他说他因为
演电影苦了一辈子，绝不能再让我苦一辈子，让
我干别的。”

赵丹一直为自己没成为音乐家而遗憾不已，
便将希望寄托在赵青身上，用演电影的片酬买来
一架钢琴，并请来一位老师教赵青练琴，由继母
黄宗英监督，哪知生性活泼的赵青根本坐不住。

1948年夏日的一天，赵丹带着赵青去兰心大
戏院去看白俄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优美
的舞姿深深地触动了赵青，回家后她就模仿剧中
舞姿跳起来，“我边跳边说爸你看我像不像小天
鹅。宗英妈妈就说钢琴也不好好学，干脆去学跳
舞吧。”

赵丹也觉得女孩子跳舞再美不过，于是赵青
就放下音乐改学舞蹈。

赵丹夫妇见初学跳舞的赵青有些胆怯，就陪
她一起上课。“那时候学芭蕾舞要交美金的，我
爸一下子交了三份。宗英妈妈买了两块花布，红
花布做的小裙子我穿，绿花布做的练功服她穿，
爸爸穿着游泳短裤。上课时，我爸在前，宗英妈
妈在后，我在中间。”从第二个月开始，赵青独
自去上课，就这样学了三年的芭蕾舞。

1951年7月，赵青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
学习古典舞和芭蕾舞，还不满14岁的她孤身一人
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赵青被保送进
五年级做插班生，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学习时
光。

那时，赵丹已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每次来北
京开会都要去看赵青。“父亲以为女孩子跳舞很
轻松，像玩一样，不像他们拍电影。后来，他来
看我上课，看完就哭了。他说没想到你跳舞比拍
电影还要苦，从那以后每次来看我都要带一大包
吃的，买我爱吃的巧克力、饼干什么的。”

1957年，赵青申请调入中国实验歌剧院舞剧
团，从事中国民族舞剧创作。当时，刚从北京舞
蹈学校毕业的编导李仲林、黄伯寿要编排我国第
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赵青被选中出演
女主角三圣母。赵青深知自己是学芭蕾舞出身，
古典舞的修养有所欠缺，便向父亲求助。为了帮
女儿演好角色，赵丹费了不少心血。他出面邀请
京剧名家于连泉收赵青为徒，在北京丰泽园饭庄
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于连泉教赵青身段、步
法、长纱和水袖，为她后来成功塑造三圣母的形
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如何刻画、进入角色则是赵丹的特长。
“他教我说演戏最忌讳有杂念，有的演员一上场
就想我的嘴巴不好看，或者眼睛不好看，有这种
杂念根本进入不了角色，会越来越紧张。你什么
也别想，就想你的角色。你是三圣母，被关押了
很多年，很忧郁。你盼望着春天来到，桃花盛
开。你推开窗子风把你的眼睛吹得睁不开，你闻
到花香就知道花是什么颜色……”经赵丹一说，
赵青的这场戏果然棒极了。“我演戏最大的特点
就是忘我，完全进入角色，这归功于爸爸教我演
戏的窍门。”

赵丹演戏更是忘我。为了演好武训，他到武
训的老家冠县体验生活，剃了一个“桃子头”，
讲一口土里土气的山东话，穿着武训要饭的衣
服，“把当地的老百姓都骗了，还真以为武训来
要饭呢。”拍《林则徐》时，为了演好林则徐被
革职的那场戏，赵丹反复练习摘下顶戴花翎动
作，每天都练上二十多次。“他演林则徐就是林
则徐，演聂耳就是聂耳，演武训就是武训，绝不
会把赵丹带进去。”

赵青在上海拍摄电影《宝莲灯》时，见识了
赵丹的入戏之深。当时，赵丹正在拍摄《聂
耳》，两人经常见面。有一天，赵青正在拍劈山
救母的戏，赵丹带着聂耳的妆，闯了进来。导演
看见赵丹来了，就让大家休息一会。

“我刚从‘山底’下升上来，他上来就叫姐
姐。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他说我聂耳才十九
岁，你三圣母都有儿子了，我怎么不应该叫你姐
姐。大家哄堂大笑。”

周总理是两代人的恩人

赵丹的艺术生涯中，因为没能演成很多角色
而遗憾，周恩来总理是其中之一。

赵丹在新疆入狱时，周总理派人营救。“文
革”中，赵丹再次被投入监狱，关了五年多，周总
理曾派人看望其家人，用这种方式对他进行保护。

赵青与周总理相识是在1955年。当时，苏联
丹钦柯音乐剧院来中国演出《天鹅湖》。为了表
示中苏友谊，苏联导演建议由北京舞蹈学校的教
师和学生表演第三幕的意大利舞、马祖卡舞、匈
牙利舞和西班牙舞。赵青被选中跳西班牙舞，经
过一年的刻苦训练，大获成功。

“周总理看了那次演出后，认识了我。他接
见北京舞蹈学校师生，专门问我，我站了起来。
他说：‘你就是赵青？赵丹的女儿？你跳得很
好，为国争光了！’为国争光这四个字，我一辈
子都记在了心里。”

1957年，赵青随中国艺术团访问拉美四国，
临行前，周总理看望大家。“他过来问我：‘赵
青，你看过松山树子演的日本芭蕾舞剧《白毛女》
吗？’我说看过。他又说：‘为什么日本人都演我们的

《白毛女》，我们中国人不演呢？’我说我毕业演出就
演的《白毛女》出走那段。他说：‘我没有看过，我们
自己应该搞《白毛女》。’周总理这句话提醒我要搞
我们中国自己的舞剧。”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周总理喜欢跳交谊舞放
松，每次赵青在场，都会第一个请她跳舞。赵青
现在还记得周总理跳舞时的样子：“听着《步步
高》的音乐，笑眯眯的，迈着四方步，边跳边和
我聊天。”

1962年新年，赵丹等人到北京出差，周总理
请他们聚会。那时，赵青刚从欧洲巡演归来不
久，因过度劳累右膝膝盖肿痛。饭后，响起了
《步步高》的音乐，周总理照例邀请赵青跳第一
轮。“我说总理我今天不能跳舞了，他问：‘怎
么不能跳了？’我说我右腿膝盖疼。他就问我
爸：‘阿丹，你女儿腿坏了你知不知道？’我爸
说：‘他们住的房是水泥地，可能受潮了。’我
爸那么随口一说，总理立即就召集文化部的领导
开会，他说：‘梅兰芳大师去年60多岁就不幸去
世，我们都非常悲痛，可我们对活着的年轻艺术
家却如此不关心。’总理派人去调查，看我住的
房果然是水泥地，就批地板，给舞蹈演员盖有地
板的房子。”这件事令赵青感动不已，“所以我
说他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父亲的恩人。”

在画布上继续舞蹈

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和北京舞蹈学校学习
时，赵青练舞就非常刻苦，经常累得一瘸一拐。
“我个子不高，腿不够长，韧带也不够软，练舞
的条件并不好，别人练一遍的动作，我得练两遍
三遍。”

“文革”时，赵青不能跳舞，白白荒废了十
年的时光。“文革”结束后，为重返舞台，赵青
捡起舞鞋，更加刻苦地练舞。

经山东老乡、跳高健将郑凤荣介绍，赵青到
国家体操队练习馆内练功，跟着体操教练和队员
学习翻跟头。这时，赵青已经30多岁，经常在练
功时受伤。因为疯狂训练，很多人叫她“赵疯
子”。

刻苦练功让赵青在舞蹈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
度，也给她留下了巨大的伤痛。因为骨股头坏
死，赵青在54岁时离开了舞台。

心中不舍，但赵青并不悲伤：“在国际上能
跳到54岁的人也不多，我一直在中心，反而愿意
退下来，帮助年轻人上去。”

赵丹去世时，留有遗言：“人活着或者死
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
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赵青将这句话
写在《我和爹爹赵丹》一书的扉页上，舞蹈家离
开了舞台如何才能继续“给人以美、以真、以幸
福”呢？

赵青想编排舞剧，可这需要巨大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她无法承担。赵青想到了新办法，干
脆先把脑海中的舞剧场景画出来。于是，她拿起
画笔，开始画水彩画。“《伏羲女娲》、《丹顶
鹤》等三部舞剧的人物、布景、舞蹈全画出来
了，有200多幅。”

在家人的鼓励下，赵青又开始画油画。此次
捐赠给家乡的《女娲补天》就是她的油画处女
作，“之所以把我的第一幅油画送给家乡，是因
为我祖籍肥城，我的根在这里。”

拿着画笔的赵青依旧怀揣着一个舞剧梦，她
还在为把自己的几部舞剧搬上舞台而努力，并计
划做成动漫。

78岁的赵青虽然离开舞台已很久，可她仍然
在翩翩起舞。

舞蹈家离开了舞台如何才能继续“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呢？

赵青：丹青续写舞剧梦
□ 本报记者 王建 实习生 丁明丹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朋友们快点赞，集满28个就能
免费获得港澳游。”最近微信圈流行
一种点“赞”活动，只要用户转载商
家的信息并获得微信好友一定数量的
“赞”就可以免费旅游。经旅游部门
证实，此类活动多涉嫌虚假宣传，强
制游客在香港购物。(《新京报》4月
21日)

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现实中，因为垂涎免费午餐，
一时贪图小便宜而上当受骗的教训，
的确屡见不鲜。如此看来，只需微信
集“赞”，便能换取价格不菲的免费
旅游，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儿，其实或多或少也闪烁着“免费午
餐”的可疑魅影，至于集“赞”得来
的免费旅游，最终被证实为虚假宣传
的强制购物游，似乎也只能说是“果
不其然”。以为捡了便宜的微信用
户，似乎也只能为自己的“天真”承
受相应的代价。

不过，假如对于微信集“赞”获
免费游，仅仅是提醒公众保持理性和
淡定，并对这类社交媒体上的转发点
赞类活动保持足够的警惕，恐怕还远
远不够。微信集“赞”换免费游活
动，实为一出虚假宣传、强制购物的
骗局，却由微信用户来承担后果，恐
怕更是有失公平。

事实上，集“赞”换免费游，看
似轻而易举，“点个赞”似乎也是举
手之劳，但称之为“免费午餐”，其
实并不准确。真实的情形是，微博、
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关注度
也能成生产力”不再只是明星的专
利，而同样也成为了普通公众触手可
及的现实。相比传统媒体的针对性与
影响力往往难以准确评估，社交媒体
上的营销方式，却不难从点击率、阅
读量、转发评论数、点赞数进行量化
评估，而更加精准地对受众定向营
销，更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集赞”显然
已不只是举手之劳，而是对社交媒体
用户营销与传播能力的发掘与利用，
在“集赞”活动中获得了营销推广效
益的商家，显然应当支付相应的营销
成本。所谓“免费游”，不过是商家
为其微信营销活动所承担的营销成本
罢了。既然如此，在社交媒体上开展
营销活动，但却对承诺的营销成本不
予兑现，甚至玩转各种猫腻，不仅已
是一种公然的违约行为，本质上甚至
与在媒体上做广告却拒不支付广告费
属同一性质。

可见，社交媒体时代，别把“点
赞”不当生产力，对于商家而言，也
绝无理由利用社交媒体赚足了眼球，
却对当初承诺的营销活动成本顾左右
而言他。而对于社交媒体营销活动的
规范，除了社交媒体的用户需要提高
警惕，并注意留存相关证据之外，社
交媒体平台同样应当对营销活动设立
必要的规则，并加强事前事后的监
管。对于违约的账号和商户，除了在
平台层面上限制其新的营销活动之
外，更应有相应的惩处追责机制。而
从技术和规则层面，保障社交媒体的
诚信度，维护社交媒体的健康生态，
则不仅是保障社交媒体用户权益的基
本义务，更是社交媒体平台本身有序
发展的必要前提，否则的话，纵容虚
假宣传必然透支社交媒体平台自身的
信誉和价值。

一言以蔽之，社交媒体时代，微
信集“赞”换免费游，其实绝非什么
“免费午餐”，而对于社交媒体营销
中的虚假宣传甚至欺诈行为，则更亟
待以规则和契约的方式加以约束和遏
制。

“微信集赞”
□ 武洁

男子巴黎街头取款
遭盗窃团伙明抢

巴黎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
游客，但也吸引了不少扒手，
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些游客。近
日网上曝光了一位中年男子在
巴黎圣母院附近一个自动取款
机前遭遇盗窃团伙明抢。

14岁的数学神童
被剑桥大学录取

来自英国年仅14岁
的数学神童阿兰·费尔
南德斯日前成为剑桥大
学237年历史上最年轻
的一位大学生。

因吃过多发酵水果
南非小象醉倒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
野外向导罗斯·库普尔说：

“我们怀着敬畏之心看着它
们，因为这些小象显然已经
醉了。”小象醉倒是因为吃
了过多发酵水果。

普京显得年轻
被猜做过整容

英国著名整容医生布
兰特·坦纳指出年逾花甲
的普京日前露面时，脸部
皮肤异常光滑白皙而且几
乎没有皱纹。坦纳推断，
普京很可能做过一种叫做
果酸换肤的整容手术。

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女士在老家肥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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